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

大臣，他以“青县地近畿辅，拱卫攸

关”为由，奏请同治皇帝在马厂设防，

获准。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李鸿

章将自己的淮军部将周盛传调驻马厂

镇，人称“盛字军”。周盛传部进驻马

厂镇后，便开始建兵营、造炮台……近

代史上，这里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50多年后，怀着同样家国情怀的

志愿者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追索、寻觅

青县各个村落的历史。他们广泛搜集历

史典籍，挖掘地域文化资源，为这座小

城留住记忆。

这些志愿者来自青县政协“守望麦

田 记住乡愁”打捞梳理地域文化资源

志愿者小分队。团队成立 4个月来，吸

引了 30余人加入，打捞梳理出 30多条

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线索，为记录和丰

富青县地域文化资源积累了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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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运河边

古渡口难觅踪影

82岁的林彦华世代居住在后杨圈村，说起
运河故事，如数家珍。

他说，后杨圈村南北不远有一个前杨圈村，
两村统称为杨圈村。当年，运河渡口就位于前杨
圈村与后杨圈村交界处。

“1949年以前，前杨圈村有摆渡人，用的是
底缆，就是缆绳在水里。摆渡人把一个大磨盘
弄到河中央，沉入水底。缆绳是一根长长的铁
丝，一头拴在磨盘眼上，一头拴在渡船下边铁
环上。摆渡人用篙撑船，由西岸撑到东岸，缆
绳牵着船不至于被水流冲走。河东属于南皮
县，河西属于泊头市。岸边有跳板和坡道。”
老人说。

后来，摆渡人换成了十二里口村的一个
人。他不再用底缆，而是换成了明缆，即在河上
拴一根铁丝，两边用木桩固定，用绳把铁丝和船
连接，也是为了不让河水把船冲走。有时他不
在，渡河人就自己撑船到对岸去。

摆渡人收费简单，过河的有钱就给，没钱就
不给，多给也行，少给也行。每到腊月初八这
天，摆渡人会带着褡裢到河两岸的几个村子去
收。他拿着一沓自己做的小纸袋儿，到各家收过
河钱，给多少都行。然后，给对方一个小纸袋，
算作已经交了船费的证明。但大家都会自觉地交
钱。

乡民们和睦相处，从没有为船费发生过不愉
快的事。后来，河上修建了木桥、水泥桥，摆渡
自行消失，渡口也逐渐荒芜。

码头不大 繁盛一时

在后杨圈村村民的记忆中，村委会正东方
向，曾有一个不大的货运码头。当年，这里繁华
热闹，船只往来不断。装卸工卸下货物后，再由
大车拉到王集、史集、建桥、土山、旧城等地。
煤炭从远方而来，鸭梨、粮食和蔬菜，从这里运
往各地。

依托渡口、码头，杨圈村曾繁盛一时。
那些年，杨圈村里住着很多装卸工和外来收

货的商人。尤其到了鸭梨收获的季节，常常停着
六七艘大船，准备装梨外运。经营鸭梨销售的商
人先到各村去收梨，用小推车把梨运到码头上，
再装船外运。

货物运输推动了船帮的出现。
“船帮就是船队，一家独自经营船队的叫独

船帮，几家合伙经营的叫合船帮。”林彦华说。
在杨圈村，流传着许多船帮的故事，其中

最出名的是李姓和杨姓人家合办的船帮，称杨
家半帮和李家半帮。船帮的掌舵人姓杨，绰号
杨武和尚。传说，他自幼习武，二十几岁考取
功名，皇帝的任命诏书下来时，他的双亲有一
个过世了，按照规制，他要守孝 3年。3年期
满，刚打点行囊，准备外地赴任，家里另一位
老人又去世了，不得已还要守孝。人们便说他
真是和尚命，没有当官的福气。于是便落了个

“杨武和尚”。
杨、李两姓的船帮北上北京、天津，南下山

东。有意思的是，一般的船帮船头竖立着帮旗，
或红或蓝，或大或小，迎风招展。杨武和尚的船
帮高高的旗杆上挂着一个斗笠，是几百里运河上
独有的标志。

“人们都知道杨武和尚功夫了得，均礼让他
三分。”老人回忆说，杨武和尚的故事还有很
多。他们家耕地，从来不用牲口，都是他父亲扶
犁把，他拉犁，半天能耕二亩地。拉车也是，他
驾辕拉车，一个人能顶得上一头牛。

演绎一段段红色传奇

后杨圈村也是一个有红色历史的村庄。抗日
战争时期，村里的抗日民兵配合八路军武工队破
坏村东的铁路线，船民们宁可沉了自己的船，也
不给日伪军运输物资。

林彦华说，抗日战争爆发前，前杨圈村有张
德玉、张德运、张德之三兄弟经营的张家船帮。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欺压百
姓。张家兄弟无法经营，便在船中放上磨盘，将
其沉入水底。宁可沉了自己的船，也不给日伪军
运输物资。

据说，有一天夜里，八路军某部队来到杨圈
村。他们想从这里过河，却怎么也找不到船只。
村民们以为是日本人来扫荡，纷纷躲了起来。过
了许久，村民出来查看，才知道是八路军来了。
想方设法地帮着八路军渡河。很快，人们就绑好
了十几只筏子，张家兄弟把沉到河底的船弄上
来，一起把八路军送到了河东。

后来，村民们还跟着八路军到河东破坏铁
路，帮着埋地雷、抬伤员，演绎了一段段军民同
仇敌忾的传奇故事。

河水汤汤河水汤汤
岁月悠长岁月悠长
杨静然 范凤驰

大运河是一条历史之河、文化之河，她贯穿
南北、联通古今，融合悠久历史与当代现实，更
串联起了华夏儿女千百年来的文脉和乡愁。

泊头市区南4公里，大运河西岸，有个美丽
的村庄——后杨圈村。村里房舍整洁、安静祥
和，运河纪念馆、红色纪念馆两座纪念馆相得益
彰，承载着村民难舍的乡愁。

千百年来，村民们生在运河边、长在运河
边，生活与运河紧密相连，或慷慨悲壮、或温情
流淌的运河故事至今流传。

韩雪韩雪（（左左））寻访老故事寻访老故事

走街访古
唤醒沉睡的历史

点开韩雪的微信朋友圈，犹如
徜徉在青县的历史长河中——盘古
神话传说、马厂炮台述怀、运河边
的红色岁月、青沧战役往事……60
岁的他曾任青县文联主席，是诗
人、作家、编剧，而今，又多了一
个新身份——青县打捞地域文化志
愿者团队成员。

青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数百年沉淀的城市记忆，流淌
在青县人的血脉中。盘古文化、运
河故事，滋养着每一个青县人。
这些为韩雪的文艺作品注入了源
源不断的创作源泉。他时常行走
运河、寻访文物古迹，以本土文
化为灵感、原型，创作了大量的
广播剧、诗歌等。也是在这个过
程中，韩雪意识到，有些知情的
老人已年近古稀，如果不抓紧时
间搜集整理青县的历史文化资
源，有些东西恐怕就会永远湮灭
了。他开始频繁地往返于城区和
各个村落之间，边走边记录，搜
集各类文史资料。

和他拥有同样想法的，还有
青县政协文史委的工作人员。守
护青县的历史文化，既是他们的
工作，又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当韩雪表达出内心的想法
后，大家不谋而合，成立了青县
政协“守望麦田 记住乡愁”打
捞梳理地域文化资源志愿者小分
队。随即在网上发布了启事——
凝聚社会各界的文化志愿者，广
泛而又深入地挖掘地域文化资
源，为青县留住记忆。

今年 7 月，团队举行了一个
简单的启动仪式。令人感动的
是，启事发出后引起了许多文史
爱好者的响应，他们默默来到了
现场；主管文史工作的领导们放
下手头繁重的工作，也赶来参加
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作为发起人和
组织者，韩雪动情地说：“文化是我
们的根与魂，有了它，我们才知道过
去从哪里而来，未来又将走向何处。
挖掘梳理青县的文化不是件容易的
事，没有情怀的人干不了，对历史
不了解、不感兴趣的人也干不了。”

这支文化志愿者团队成立时间
不长，但队伍不断壮大。大家满怀
热爱与执着，有的行走乡间，寻访
老人故居，梳理民俗野趣；有的
寻找抗战期间的战斗遗址，挖掘整
理先烈的事迹；有的搜集老物件，
记录老故事，打捞各类文史资料。
一段段鲜活生动的故事，在他们的
不断追寻下，拂去历史的尘埃，有
了清晰的面容。

寻访途中
收获意外和感动

张卓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白天
上班，晚上回家照顾家庭，本来没
有太多闲暇时间。一次无意间的聊
天，却让她从此改变了生活轨迹。

一次同学聚会，大家畅所欲
言，从工作生活聊到了儿时往事。
或许是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实在令
人铭心刻骨，一位同学讲起了老家
的抗日英雄，讲着讲着就哽咽了。
张卓听得心潮澎湃，回到家后，内
心久久无法平静。第二天，她便联
系这位同学，一同去了老家。一段
鲜为人知的革命往事，也随着她的
努力而浮出水面。

薛万山，1910年出生于天津
市静海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母
因病早逝。1924年，投奔到青县
流河镇南孙庄村姥姥家，靠放羊、
做长工为生，天长日久，潜移默化
地受到救国救民思想的熏陶。1935
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
陷，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薛万山
回到家乡南孙庄建立了一个秘密情
报站。当时，南孙庄周围有多处日
军据点，稍有不慎，情报站就会暴
露。为掩护情报站的安全，便于各
项工作顺利开展，他又兼任了日军
委派的伪村长。薛万山胆大沉着、
机智灵活，借着村长的身份深入日
军岗楼摸查敌情、了解敌人动向，
机智游走于敌人眼皮子底下，为中
共传递情报。其间，薛万山在家中
挖了地道，专门照顾、隐藏八路
军。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安全，他一
次次与敌人周旋，掩护我军将士转
危为安。同时，在他的斡旋下，村
里没有被敌人杀害过一个人。新中
国成立后，薛万山收到党中央为他
颁发的特别荣誉证书。

由于种种原因，薛万山的事
迹在相关的志书资料中没有任何

记载。张卓几次走访南孙庄村以
及附近多个村落，在百姓们的回
忆中还原了这位英雄的往事。当
她把整理好的资料发给韩雪时，
韩雪都深感意外：“1935年就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是青县历史上较
早入党的共产党员，这个人物太
重要了。”

这样的意外和感动，还有很多。
79岁的杨植正老人，多年研

究青县历史，参与过许多文史资料
的编纂。他曾用8年时间，走访散
布于全国各地的青县籍英雄、在青
县工作过的八路军干部，将这些珍
贵的资料结集成书。

即便这样，如今的他依然没有
停止对历史的探寻。老人家住王维
屯村，2000年退休后，只要有时
间，就骑上自行车沿着运河走，寻
访老人、老住户，随走随停、随访
随记。运河的旖旎风光、民俗旧风
都被他记录在笔下。他觉得，青县
的历史文化是一座丰富的宝库，寻
访途中总能收获妙趣横生又引人深
思的故事。

得知志愿者打捞青县的地域文
化，杨植正用3个多月的时间撰写
出 30 多篇文稿，内容翔实可靠。
周公祠、马厂炮台……这些散落在
运河沿岸的历史遗存，通过他的努
力，也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令志
愿者们钦佩不已。

“起初，大家对文史感兴趣，
有动力也有热情。但在走访的过程
中，那些厚重且珍贵的历史更能激
励我们前行。”杨植正说。

执着追寻
源自心底那份情怀

不得不说，这是一支高效率
的团队——短短4个月，吸引了30
余名志愿者加入，打捞梳理出30多
条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线索。

硕果背后原因何在？源自大家
对家乡文化的那份情怀。

团队里，除了那些行走乡间
寻访的，还有在背后默默付出的
志愿者——孔繁廷和潘洪斌。除
了挖掘历史资源，他们还负责将
所有志愿者的来稿和线索进行甄
别，去伪存真，校对文稿里的史
实和表述。有时，为了核实一件
事，要查阅十几本古籍文献，甚
至还要实地考察。在古籍里查找
相关内容不亚于海里捞针。很多
时候，所需要的内容并不会凭空
出现，长年累月地坚持和积累，
才能在史海中准确找到答案。

与此同时，这支打捞地域文化
的志愿者团队备受关注。不仅他们
刊发的文字收获无数粉丝的阅读和
点赞，也引起了许多外地人的关注。

61岁的吴乃中从小生长在青
县，大学毕业后在保定生活。他
的姥爷在人和镇村做买卖，抗日
战争爆发后，逃难到山东。儿时
的他，伴着这些与运河相关的故
事长大，风土人情、乡野趣事、
红色记忆在他的脑海烙下了深深
的印记，每每回忆，恍如隔世。
他曾写下几十篇文章表达对故土
的热爱和眷恋。听说家乡建立了
一支专注于文史的团队，他跃跃
欲试，拿出自己写的文章。一次
团队组织活动，热爱骑行的他从
保定一路骑到了沧州。

“研究文史是一种情怀，需要
志愿者也需要全民参与，聚到一起
就能形成巨大的能量。”吴乃中说。

近年来，青县政协高度重视文
史研究工作，以重要时间节点和重
大时代题材为牵引，加强与社会各
界的合作联动，编撰了《御河青
县》《运河故事》等地域文化专著，
生动展示了青县的运河文化和历史
底蕴。这次活动，也彰显了他们推
动青县文化传承的使命和担当。

为了文化传承，素不相识的他
们走到了一起，在这场没有尽头的
历史之旅中，他们的脚步将永不停
歇。

志愿者刘子江志愿者刘子江（（左一左一））讲述马厂炮台历史讲述马厂炮台历史

在南皮县城东北方向 2.5公里
处，有一个叫康官屯的村庄。村子
规模不大，仅有200多户，但在历
史上曾赫赫有名。究其原因，不仅
是这个村曾有一座神秘的庙宇──
青草洼庙，更因为那段时期在这里
每年一度的盛大庙会。

据资料载，明朝初年，一位
康氏武将随军征战有功，年老后
即迁居此地立村，遂取村名“康
官屯”。

然 而 ， 新 编 《南 皮 县 志
（1987～2006）》所记，康官屯村
却没有康姓人。这是为什么呢？原
来，立村人康氏因征战有功，多获

奖赏，在此安居后，成了这里的大
户、富户。后来兵荒马乱，遭到了
盗贼的杀害。

康官屯村后来的声名鹊起，与
一座庙宇有关。

在康官屯村的东南边有一片低
洼而平坦的土地，村上人都俗称为

“青草洼”。
据康官屯村 82岁的宋子文和

81岁的宋子明说，庙宇就坐落在
青草洼中的高台之上，称为“青
草洼庙”。小时候，他们常在庙
里游玩，整个庙的布局类似于大
户人家的四合院，分为前殿、后
殿和左右偏殿，很是气派。庙东

有两口砖井，井水甘甜清澈，无
论春、夏、秋、冬，也不管有多
少人来汲水饮用，从不干涸。令
老人记忆犹新的是庙西南方向有
棵柳树，粗壮的树干需要 3 个人
才能合抱过来。

传说，青草洼庙发生过许多
神奇的故事，也因此声名大噪。
青草洼庙会即应运而生。民国版
《南皮县志》 在“全县庙会”条
目下记载：“青草洼、唐家务、
马村……俱三月会期。”

历史上，青草洼的庙会远近
闻名。其规模究竟有多大？宋子
文老人讲了 3 组数字：一是青草

洼庙会占地方圆 300 亩；二是庙
会 吸 引 了 北 至 津 、 京 ， 南 至
江、浙、湘、粤等十几个省份
的商户前来；三是庙会正式的
日期为农历三月二十四至二十
七日，共 4 天。实际上，很多商
家刚出了正月就前来联系、商
谈场地占用事宜，会期起落达半
个月。

但随着日寇的入侵，曾经的
庙宇也逐渐破败。日寇占领南皮
后，中共地下党组织采取多种方
式开展抗日斗争。当时，青草洼
庙往东一带地广人稀，抗日人员
常来这里藏匿、休息。1941年前

后，日军在遭受抗日武装的伏击
后，恼羞成怒，放火将庙宇烧
毁。

青草洼庙虽被毁，但庙会在民
众们坚持下，照常举办。康官屯村
71岁的周桂省说，在庙会鼎盛时
期，每年都请剧团前来演出助兴。
她清楚地记得，著名河北梆子演员
韩俊卿曾来演出过；大约在 1953
年，北京洪福评剧团应邀前来演
出。

时至今日，青草洼庙和青草洼
庙会仍是康官屯村村民抹不去的美
好回忆，人们也一直传诵着这些富
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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